
《红楼梦》行文中经常出现一个字：歪。
“歪”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由“不”

和“正”两个独体部件上下组合而成。其
中，“不”表示否定、偏离，“正”表示正直、
端正。这两个部件在构字中形成了“否
定端正状态”的直接语义关联，从而表达
了“不正”或斜、偏的词义。以上，是通行的字典对“歪”字的释义。
“歪”是个形容词，它用于物体，表示不正或倾斜；它用于抽象概

念，表示不正当或不正派。“歪”字在古代小说中使用非常频繁，特
别是元明话本小说大量吸收民间语言，“歪”字带有方言和俗语的
色彩，含义更加丰富。到了《西游记》里，“歪”字的语义有了新意，
除了“歪货”表示来路不正的人或物、“歪人”表示不正派的人、“歪
摆布”表示用不正当手段捉弄人、“歪意”表示邪念和坏心思这些形
容词用法外，还出现了动词用法。《西游记》第七十一回孙悟空向妖
怪赛太岁宣扬自己大闹天宫的战绩时说：“手挺这条如意棒，翻身
打上玉龙台。各星各象皆潜躲，大闹天宫任我歪。”这里，孙悟空口
中的“歪”不仅表示不正，还有不遵循天宫规矩、离经叛道的含义，有
了动词的含义。

到了《红楼梦》，“歪”字就被直接拿来当动词用了。它较早出现
在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宫花：“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儿劳叨了一会，便

往凤姐儿处来。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隔着玻璃窗户，见李纨在炕
上歪着睡觉呢，遂越过西花墙，出西角门进入凤姐院中。”由此，“歪”
字一出现便与床榻建立了紧密连接，表示人在床榻上靠着枕垫等物
品侧卧的动作。如果做个实验，我们就会发现，很难用“在床上靠着
枕垫侧卧”这个短句来替代“歪”，除了语感不美外，还缺乏“歪”字蕴
含着的情感因素，“在床上靠着枕垫侧卧”的信息量远不如一个“歪”
字丰富。
《红楼梦》将“歪”作动词用，最亮眼处在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

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写宝玉去看黛玉，见她午休，担心她
睡出病来，便将她推醒。黛玉叫他别处闹会子再来，宝玉说见了别
人就怪腻的。“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
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儿。’宝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
就歪着。’”宝玉进而以没有枕头、外面的枕头不知是哪个脏老婆子
的为理由，要求与黛玉共用一个枕头。黛玉起身笑道：“真真你就
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请枕这一个。”于是让宝玉枕自己的枕头。
此处的“歪”，不仅是一种动作，还是一种姿态，极轻松、舒适的姿
态，随着肢体放松，心情也得到松弛，才发展出冷香、暖香的夹枪带
棒和香芋耗子精式戏谑情节。此时，宝黛之间还处于小儿女耳鬓
厮磨的日常亲密，还没有发展为铭心刻骨的爱情，用一个“歪”字营
造出轻松、惬意的氛围，是恰如其分的。
“歪”有时还有些许私密性，其动作不登大雅之堂。《红楼梦》第

五十三回：“贾母歪在榻上，与众人说笑一回，又自取眼镜向戏台上照
一回，又向薛姨妈、李婶笑说：‘恕我老了，骨头疼，容我放肆些，歪着
相陪罢。’”可见众人面前“歪”，需要告罪、致歉，况且，也不是每个人
告罪、致歉后就可以“歪”的，需要拿捏场合、看这个人的身份、地位。
原来“歪”也并不那么好“歪”。
《红楼梦》将“歪”作动词也引起学界关注。有研究者历数前八十

回“歪在床上”的人物，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贾宝玉竟是“歪”冠军，
共“歪”了12次，亚军贾母7次，之后黛玉5次，凤姐2次，宝钗、王夫
人、李纨、鸳鸯，惜春、薛姨妈、尤老娘、袭人各1次，连做客的刘姥姥
都“歪”在了宝玉床上。
“歪”本意便含有慵懒、松弛的语义，宝玉整日无所事事，他做个

“歪冠”倒也顺理成章。更有趣的是，《红楼梦》上至贾政，下至贾蓉、
贾蔷，这些人几乎没一个“歪”在床上的，而《金瓶梅》里西门庆却大剌
剌“歪”着了。《金瓶梅》第三十五回写“（西门庆）吃得酩酊大醉……歪
着就要睡觉。”由此揣度《红楼梦》作者对“歪”字的把握，这个“歪”似
乎更阴柔些，他是不愿意给须眉使用的，自然，宝玉是“女孩儿一样的
人品”（王熙凤语），可以例外。这也就看出书香世家出身的曹雪芹与
市井里浸泡的兰陵笑笑生文化心性的区别了。

将“歪”字用作动词并非《红楼梦》首创。如上所示，早在明代《金
瓶梅》里便有实践。《金瓶梅》中的方言以山东地域为主，看来，“歪”字
作动词用可能与北方地区方言有关。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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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收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珍贵照片。在
2024年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文物定级会上，这张照片被专
家组一致认定为一级文物，大家认为这张照片不仅品相完
好，而且极具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保存至今难能可贵。
这张照片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后，由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这张照
片最早由郑振铎先生送给自己的好友、文学研究会第一批
会员之一的瞿世英。
瞿世英，字菊农，江苏常州人。1918年入燕京大学哲

学系。五四运动中，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参与改造旧中
国的政治和文化斗争。1956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系，教授外国教育史等课程，1976年 8月 12日在北京去
世。瞿世英翻译、著述颇丰，主要译著有泰戈尔的《春之
循环》、顾西曼的《西洋哲学史》、鲍格度的《社会学概论》
等；著有《现代哲学》《教育哲学》《西洋哲学之发展》《西洋
教育思想史》等。
瞿世英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职后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北

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此后这张照片一直放置在中文系办公
室中。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后，经中文系教师一
致同意，决定将此照片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从那时算
起，这张照片已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多年。
这张照片被细心地贴在一张硬纸板正中，纸板右下角

印有“同生 北京廊房头条”字样，也正因这样的“装裱”，
照片被保存得非常完好。纸板右侧用毛笔写有文字“文
学研究会成立摄影 一九二一.一.四.于：北京中央公园
来今雨轩”；左侧上部写有“惠存 弟郑振铎赠”，左下写有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文系存 瞿菊农 世英赠 一九六一.
十.八”，照片上下各自写有合影人员的名字，下方第一
排、第二排分别由右向左写着：易家钺、瞿世英、王统照、
黄英、杨伟业、郭梦良；蒋百里、朱希祖、范用余、许光
迪、白镛、江小鹣；照片上方写着：孙伏园、耿济之、苏宗武、
李晋、许地山、宋介、郑振铎、王星汉。经笔者查询，民国
时期北京有一家设在前门外廊房头条四十号的照相馆名
为“同生”。该照相馆由著名摄影师谭景棠20世纪初期在
北京开设。
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第一个成立的新文学团体。该团体对中国新文学

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成立宗旨在《文学研究会简
章》中有明确表述：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
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一方面，其成员坚决摒弃文言
文，倡导推广白话文；另一方面，他们大力强调作家应具有
社会责任，文学创作要密切关注时下的社会现实，积极反
映社会民众的真实生活，并亲力亲为引导当时中国的文学
创作潮流，出现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同时，还积极
培养作家，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培养人才。这些举措为中
国新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在文学研究会成立的过程中，23岁的郑振铎起到了重

要推动作用。对此，孙伏园曾说过：“那时，郑振铎先生奔
走文学研究会最热心。”郭绍虞也认为：“文学研究会之成
立以振铎为骨干”“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振铎是核心人物之
一”。叶圣陶则多次说：“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
联络接洽，他费力最多……以后一直由他经管会务。”
郑振铎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在五四运动

中，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
思想。就是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就读期间，爱好文学的
郑振铎偶然发现在北京米市大街金鱼胡同口的北京基督
教青年会有一个可以免费看书的图书馆，自小便爱好读

书的郑振铎几乎天天去那里看书。在那里，他先后结识了书
友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其中也有瞿世英，他们都爱好文学，又
都关心国家、社会、民众，志趣相投的他们逐渐成为好友。
后来，他们还组织了自己的读书会，互相交流心得。更有
益的是，他们开始自己写稿子、翻译俄文小说，并向出版社
投稿，得到的稿费不仅够饱餐一顿，还可以用来买书。郑
振铎为人仗义，“他关心朋友，也能毫无顾忌地批评朋友，
而且更喜欢毫无保留地帮助朋友。他为人正直、热情”，渐
渐成为这个读书会的核心。后来，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郑振铎与瞿世英等商议，以“北京社会实进社”的名义创办
一份政治刊物。
1920年1月1日，在北京西石槽郑宅，召开了《新社会》编

辑会议。参加者有耿济之、瞿秋白、瞿世英、许地山。他们商
议决定该刊须“注重社会学说的介绍，每期应有一篇社会研究
的著作。（由瞿世英、许地山、郑振铎三君担任）”。《新社会》旬
刊内容主要讨论社会改造、劳工问题、妇女解放和知识分子等
问题，影响较大，《新社会》编辑小组虽未标明为社团，但实际
确是一个宗旨鲜明、具有实力的新文化社团。
那一时期，瞿世英因好友许地山的介绍而开始沉醉于泰

戈尔的诗。
1920年夏，瞿世英与郑振铎常常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

园）后门的柏树绿荫下讨论泰戈尔。在许地山的鼓励下，他们
两人开始翻译泰戈尔的作品。1920年8月，在《人道》月刊上，
发表了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22首；在这组译
诗前，有他翻译的《新月集》中的一首《我的歌》作为序诗。同
时，还附有他在6月21日写的关于泰戈尔的生平介绍。这些
译诗，也是郑振铎作为翻译家早期发表的诗歌译作。
随着自己文学思想的不断成熟，随着国内文学的不断发

展，郑振铎认为应该成立一个研究会来指导当下的文学思想
与创作。为此，1920年12月4日，郑振铎召集一些好友在北
京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家开会，讨论郑振铎写的《文学研究会
简章》，并推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决定宣言起草
好，便以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
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12人的
名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不久，郑振铎等人决定1921年1
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当天，共
有21位作家参加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研究会的章程，选举
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并确定了研究会的
宗旨。会后，参会人员在台阶前合影留念。合影照片冲洗
出来后，郑振铎特意将其进行装裱，并一一写下了合影人员
的名字，写好后将照片送给了自己的好友瞿世英。收到照
片后，瞿世英一直珍藏在身边。尽管后来两人在职业生涯
中选择了不同的方向，瞿世英专注于教育与哲学，郑振铎投
身文学与文物保护，但他们的合作与努力始终贯穿于中国
现代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时教育
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他们共同参与成立的文学
研究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启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
推动作用，他们所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理念对中国现代
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时间的车轮走过105年，时至今日，文学研究会对中国文

学的影响仍在延续。

《师傅》是一部“为师傅立传”的作品。曾是工人
的武歆，对工人群体情有独钟。在他心里，“劳动者就
是艺术家”，写作此书，正是为了实现“探究每一位师
傅的内心世界”的愿望。《师傅》的确写出了自尊自信
的工匠精神，塑造了可亲可爱的师傅群像，更展现出
天津这座城市的人情味和烟火气。在武歆的笔下，师
傅们的生活史，亦是天津的地方史，工人与工作水乳
交融，衬托出“人”与“城”的活力与暖意——秉持“过
日子”的朴素价值观，以世情涵纳人情。这种写法，对
于津味文学的发展大有裨益。

自尊自信的工匠精神

《师傅》以铆工组学徒“我”的视角
展开叙述。这样既便于以相处过程为
线索，引出各个师傅的故事，更能借助
年轻人的新奇感，让师傅们的工作技艺
和性格人品得到合情合理的“放大”，以
此凝聚叙述能量、凸显叙述对象：师傅
们自尊自信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从业者“职业价值取向

和行为表现”的体现，具有敬业、精益、专
注、创新等内涵。在武歆笔下，它表现为
师傅们对技术的虔敬和对工人身份的看
重，不仅将之内化为性格中的自尊和自
信，更用行动示范“匠”的“含金量”。当
年轻的杨伟东初识邹玲，自谦不是“大
锤王”而是“铆工匠”时，邹玲急着反驳，
“你要真能称得上这个‘匠’字，那还了
不得了”。这句话说得杨伟东面红耳
赤，也激励他不仅要练好敲锤的功夫，
还要习得看图的技能，他也因此俘获了
邹玲的芳心。这不仅是杨伟东的个人
成长，更是在呈现师傅们的职业素养与
自我认知：工厂是以技术高低论英雄的
地方，技术即脸面，它无关于现实地位
的高低，而是关系到自我认可的实现，
就像李光明师傅，不仅学会了看图，还
考上了职业大学，即使在退休之前都没
成为车间技术员，也能昂首走路。
可以说，技术是师傅们实现自我认

可的途径，由此获得自尊和自信，这也让
他们对待技术的态度，不仅是基于谋生
的依赖或单纯的尊重，而是虔敬。这表
现在行为上，即《师傅》中精细的劳动书
写：杨伟东抡大锤时大臂带动小臂的力
量感、老李师傅用小锤“打点儿”时的节奏感、老贾师傅
甩卷尺时的分寸感等，都颇具艺术美感；王岳翰的“盲
焊”技艺，更是令人赞叹，“他用手慢慢摸索着眼前的焊
缝，像是母亲抚摸新生的婴儿，随后轻轻呼出一口气”，
把熟能生巧的技术活儿写得小心翼翼，更加反映出对技
术的虔敬。

可亲可爱的师傅群像

师傅们以技术为荣，因工匠精神而可敬，却不被技
术拘囿，而是秉持“过日子”的朴素价值观，在“玩儿”与
“干活儿”之间找平衡，让工人身份与工厂氛围交相辉
映，展现出生活智慧和生活趣味，极富人情暖意。
以技术高低论英雄的工厂氛围，没有造成彼此倾轧

的恶性竞争，而是相互顾及“情面”，让“讲理讲面”的人
情暖意在工厂中落地生根。操作剪板机的李光明师傅，
一直感念其他师傅对自己的保护，他深知自己的技艺也
绝非不可替代，但只要用到剪板机，大家都会马上想到
他，杨伟东师傅还会带头鼓掌，“说到底啊，还不是满足

一下我的自尊心”？即使偶有矛盾，师傅们也不会“撕破
脸”，老朱师傅和张大力因“嘴茬子”争执，闹到摔跤比武，
最后以平局收场，因为“无论争吵得多么激烈，一定是互
相给对方留面子，绝对不让对方下不来台，而且这种状态
心照不宣，没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
更为可贵的是，这并非客套或顾忌，而是实打实的

善意，它源于师傅们骨子里的自爱。这让《师傅》里没
有反面人物，就算是轻浮毛躁的技术员小廖，也有“匠”
的身份自觉，熟知生产的规格要求，及时纠正了“我”把

“两米厘”听成“两厘米”的错误，避免了
生产损失，让孙师傅感叹“小廖再不懂
事儿，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师傅”。这种
自爱，赋予了师傅们自尊自信的底气，
更培养出鲜活的生活智慧：肖师傅讲要
尽力放大自己身上的长处，让别人“服
气”；卷毛孙直言在专心研究一件事的
时候，就不会心浮气躁；达伦师傅更是
说，把铆工的技术练好，也是一条顶天
立地的好汉……师傅们不饰虚荣，质朴
的言语反映出“过日子”的朴素价值观，
拂去了技术映照的光晕，把他们“还原”
为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人”，拉近了
读者与他们的距离，让师傅们可以亲
近、值得亲近。

师傅们的生活爱好，点缀得日常颇
具情趣：老贾善养花草且杂学满腹，肖师
傅有敲花砖、斗蛐蛐的手艺，老朱爱听评
戏、会养鸽子，小褚爱读哲学书……这些
生活情趣展现出那一代工人群体丰富的
业余生活和健康的精神世界。生活情趣
将师傅们的可亲升华为可爱：“玩儿”与
“干活儿”之间的平衡，让师傅们能以享
受的心态面对工作。这样的描写蕴含着
“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审美自
由感”，完成了师傅们人格的塑造。

质朴真挚的津味底蕴

在武歆笔下，师傅们的工匠精神与
生活情趣反映了天津的世态人情，天津
的地方文化更滋养了师傅们的精神世
界。武歆用世情涵纳人情、用人情衬托
世情的写法，将与师傅有关的一切吸收
为天津这座城市的内在肌理，用浓厚的
人情味和热腾腾的烟火气，写出工匠精
神与生活态度蕴蓄的津味风情。

津味，是天津的风情、滋味、韵致，也是这座城市的文
化标识与美学名片。海河两岸的民间故事、近代历史的
风云人物、地方名流的传奇人生……都是津味的源泉，加
之天津方言的口语风格与地方特色，造就了津味文学独
树一帜的审美特性。《师傅》作为津味文学的新作与力作，
既向内挖，探究师傅们的内心世界，更向外扩，铺陈天津
市民的日常生活：达伦师傅忙里偷闲，在封冻的子牙河上
畅快滑冰；小褚师傅的母亲在西北角食品店工作，各色
“零嘴儿”渲染出老城里的人间烟火；王岳翰师傅的父亲
是好静的相声艺人，母亲是善言的理发员，一捧一逗之
间，把天津的老人旧事讲得活色生香……这些内容本是
工业文学的“附属品”，用于丰盈师傅们的人物形象，活跃
叙述的节奏与氛围。但正是这些内容，成就了全书颇具
文学性的部分，亦是最显津味的段落。
津味的美学深意，或许就在于此。它犹如杨伟东师傅

把天津比作青橄榄的心得，“越咂摸越有味儿”。这份生活
感悟，是师傅们与天津情义的显现，亦是津味文学的书写
方向：基于“人”与“城”的互动，展现独到的世态人情。

夏日的晚风裹挟着暑热，电视机里传来球场的呐喊声，绿茵
场上球员奔跑的身影活跃于屏幕，一瞬间，尘封多年的记忆骤然
翻涌。一届又一届“世界杯”，一场又一场球赛，原来陪伴我走过
青春岁月的，不只是四季更迭、年岁增长，还有那些年熬夜守候、
欢呼落泪追过的“世界杯”。
最早接触“世界杯”，还是年少懵懂之时。那时家中只有一台

老式彩电，信号断断续续，画面带着模糊的颗粒感，却丝毫不影响
我们观赛的热忱。记得第一次跟着长
辈看球，分不清越位、点球、角球这些专
业术语，只单纯被场上热烈的氛围吸
引。奔跑、传球、射门、扑救，球员们在
翠绿草坪上挥洒汗水，每一次临门一脚
都让人不自觉攥紧拳头，屏住呼吸。进
球瞬间，全场球迷齐声狂欢，欢呼声隔
着屏幕扑面而来，沉闷的夏夜仿佛瞬间
被点燃。那时看不懂战术布局，不了解
球星履历，只记住了黑白相间的足球滚
动的模样，记住了进球那一刻心底骤然
升腾的激动，那是“世界杯”留给我的最初印象，简单又纯粹。
年少时，追“世界杯”，总离不开熬夜。学生时代课业繁忙，“世

界杯”大多在深夜开赛，一边被父母催促睡觉，一边又舍不得错过
精彩赛事。常常悄悄关好房门，调低电视音量，蜷缩在沙发一角静
静观赛。窗外夜色深沉，街巷渐渐归于安静，唯有屋内荧屏微光
摇曳，耳边是解说员抑扬顿挫的解说，还有球场上此起彼伏的助
威声。遇上心仪球队晋级，便忍不住攥着抱枕小声欢呼；若是球
队意外失利、球员错失绝佳机会，心里又跟着闷闷不乐，久久无法
释怀。一场球赛常规时间90分钟，加上补时与加时赛，常常看到
凌晨才沉沉睡去，清晨顶着惺忪睡眼去上学，课间还会和同学凑
在一起讨论昨夜赛事，细数精彩瞬间，争论球员表现，欢声笑语填
满短暂的课间时光。一届“世界杯”，串联起整个盛夏，也定格了少
年无忧无虑的日常。
一路走来，见证了太多球星的巅峰与落幕。记得追风少年驰

骋赛场，脚下步伐轻盈灵动，一次次撕开对手防线，用利落进球书
写传奇；见过老将坚守赛场，满身伤痕却依旧奋力奔跑，在职业生
涯末期奋力追逐最后的梦想；也目睹过黑马球队一路逆袭，凭借
团结与韧劲创造赛场奇迹，让平凡队伍绽放耀眼光芒。有临门一
脚绝杀逆转的热血沸腾，也有点球大战遗憾落败的黯然神伤；有
默契配合打出流畅进攻的赏心悦目，也有严防死守拼到最后的坚

韧执着。绿茵场上远不止胜负，既有意气风发的年少锋芒，也有岁月
沉淀的沧桑无奈。有人一战封神，有人黯然离场，“王朝”更迭、新旧
交替，每一届“世界杯”都是一场盛大的相遇与告别。
印象最深的，是赛场之外的人间烟火气。夏日傍晚，街边大排档

总是格外热闹，大大小小的屏幕循环播放着“世界杯”赛事。三五好友
围坐一桌，冰镇汽水、烧烤小吃摆在桌前，所有人目光齐齐投向屏幕，随
着球赛进程或呐喊，或叹息，或鼓掌。陌生球迷因为一场球赛短暂结

缘，素不相识的人为一粒进球共同欣喜，为一
次失误一同惋惜。“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项
体育赛事，更是一场盛会，让平淡的生活多了
一份精彩热烈。
年岁渐长，步入社会之后，追“世界杯”的

心境慢慢发生改变。不再像年少时执着于每
场赛事不落，不再为输赢大喜大悲，也很少再
熬夜看完整场比赛。平日里忙于工作与生活，
大多只是抽空翻看赛事集锦、简要战报，偶尔
遇上决赛或是经典对决，才会静下心完整看完
一场球赛。少了年少时的狂热冲动，多了几分

淡然平和。一届“世界杯”，照见的不仅是球场胜负，更是自己一路走过
的成长轨迹。
绿茵场四季常青，“世界杯”四年一届，循环往复，足球始终不曾停下

滚动的脚步。旧的故事落幕，新的征程开启，不变的是奔跑的热爱、拼
搏的精神，还有藏在心底的那份怀旧情愫。赛场上每一次全力冲刺、每
一次永不言弃的坚守，也默默提醒着我们，人生亦如赛场，有顺境高光，
也有低谷失意，重要的不是一时输赢，而是始终保有向前奔跑的勇气。
晚风依旧温柔，球场呐喊声渐渐消散在夜色里。回望那些年追

过的一届届“世界杯”，里面藏着少年心事、夏日晚风、好友欢聚，藏着
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光。足球滚动不息，岁月缓缓流淌，往后每一次
“世界杯”响起号角，我依旧会驻足凝望。那些留在记忆里的欢呼与
遗憾、热血与温柔，终将化作心底一份绵长的念想，伴着四季岁岁流
转，久久不曾褪色。

旧影存珍：
文学研究会百年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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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红楼梦》学写作（二）

“歪”在《红楼梦》
宋安娜


